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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共情與文化認同
———從《西部舞狂》談新疆歌舞電影的文化基因與情感建構∗

李　 彬

［提　 要］ 　 在商業電影創作中，歌舞片被稱為是最具娛樂性的類型片。 好萊塢歌舞片已經有近百

年歷史，印度電影也因其歌舞片的持久魅力蜚聲國際影壇，然而在中國，歌舞類型創作始終匱乏，學
界研究也鮮少提及資源豐富的新疆歌舞電影。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末廣春蘭導演創作的現代歌舞片，與
現代新疆歌舞文化密切相關，歌舞天生具有穿越國界和文化的特性，相較於其他類型，歌舞片更容

易為不同國家、地域、文化的人所認同和接受。 創作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新疆歌舞片是對內建構

情感共同體，對外傳遞新疆文化魅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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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電影創作中，歌舞片被稱為是最具娛樂性的類型片。 好萊塢歌舞片已經有近百年歷史，
印度電影也因其歌舞片的持久魅力蜚聲國際影壇，到了 １９９０ 年代末，音樂歌舞甚至成為印度電影

產業的三大主要來源之一。①

歌舞如今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娛樂方式，將歌舞引入電影創作，可以使觀眾賞

心悅目，令生活絢麗多姿。 然而在中國，歌舞類型創作始終匱乏，學界研究也多集中於民國時期或

者香港電影，以及“十七年”時期少數民族電影中的歌舞類型，而歌舞資源非常豐富的新疆地區，歌
舞片創作卻鮮少被提及。

新疆地域廣闊，地貌豐富，歷史悠久，民族眾多，自古為多元文化彙聚之地，眾多民族在特殊的

地理和歷史條件下，創造了“兼具農耕、草原、商貿三位一體的文化類型”，②“來自中原漢文化、波斯

文化、印度文化等中外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在古西域交匯融合，使得新疆某些民族的文化帶有異域色

彩，如具有中亞特色的烏孜別克文化、具有歐洲特色的塔塔爾文化、具有波斯特色的塔吉克文化

等”。③

文化的多樣性對歌舞也具有深刻的影響。 新疆各民族在舞蹈上，“一方面受到希臘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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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舞蹈都以健美為審美意向，或是帶有波斯、印度的舞蹈特點，奔放而富有張力；另一方面，它也受

到了中原文化的衝擊，舞蹈兼具華夏文明的審美意蘊。”④因而，多姿多彩的歌舞文化使得新疆擁有

歌舞片創作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地域文化與生活儀式

歌舞作為文化符號，一向是特定社會集體的禮俗儀式，是婚喪嫁娶等日常禮儀的重要環節。 在

新疆，自古以來歌舞藝術便十分發達，“其獨特的音樂旋律和舞蹈姿態更是備受中原人士的喜愛，
如龜茲樂舞、於闐樂舞等都著稱於世。”⑤甚至在唐朝，“西域樂舞是舉國崇尚的樂舞藝術”，音樂

“洪心駭耳”，舞蹈“濃麗多姿”。⑥其中，胡旋舞、胡騰舞和柘枝舞是最具西域民族特色的三種胡

舞。⑦

陳凱歌導演的影片《妖貓傳》中曾展示了唐朝時期胡姬的“胡旋舞”。 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考

證認為，胡旋舞是流傳於中亞粟特地區的一種舞蹈，“胡”在當時專指粟特人，旋轉是粟特人的特

技。⑧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和元稹、岑參等人都對胡旋舞做過精彩的描摹。 其中白居易的《胡旋女》描
繪得最為出色：“胡旋女 ／胡旋女 ／心應弦 ／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 ／回雪飄飖轉蓬舞 ／左旋右旋不

知疲 ／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 ／奔車輪緩旋風遲……”詩中描寫了胡旋女隨著樂聲舞動

的優美身姿，“曼妙的身姿如陀螺般旋轉，輕如雪花飄搖，又像蓬草迎風轉舞。 她時而左，時而右，
好像永不知疲勞，令人目不暇接。 在千萬個旋轉的漩渦中，都難以分辨出她嬌美的面目和身形”。
舞者在舞蹈中投入所有的情感，與音樂旋律和節奏緊密契合，人、舞、樂、情融為一體。⑨

與中國古代儒學所推崇的“中和靜穆”之樂不同，胡樂胡舞一向“尚情”，崇尚個人情感的自由

表達。明朝時期西域整體伊斯蘭化，使新疆的樂舞受到阿拉伯音樂文化的影響而發生很大變化。
伊斯蘭教的傳入影響到西域社會生活各方面，但它不能全然改變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基質。 有不少

西域傳統樂舞散落在民間，仍然帶有佛教文化所遺留的痕跡，例如，新疆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就來

自於信奉佛教的龜茲“飲宴樂舞”的遺風。

麥西來甫是新疆維吾爾族民眾從長期的社會生活中流傳下來的一種集各種民間娛樂、風俗習

慣、歌、舞於一體的集體娛樂活動，群眾性的自娛自樂的舞蹈“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在新

疆，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各族民眾載歌載舞的場景，歌舞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從出生、成年

禮、婚禮到聚會、節日，只要是值得慶祝的日子，歌舞絕對是儀式中的重頭戲，成為一個重要的民俗

特徵，是“藝術生活化的典型表現方式”。在電影中，表現新疆地域文化的影片常常要穿插歌舞表

演進行抒情，甚至推動敘事發展。
十七年時期的反特影片《冰山上的來客》，源自於塔吉克民歌的主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作

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元素，成為辨認“真假古蘭丹姆”的核心環節，優美的塔吉克風格的旋律，至
今廣為流傳，膾炙人口；表現哈薩克文化傳統的影片《鮮花》則將哈薩克族的傳統音樂文化阿依特

斯與哈薩克民族的生活與情感緊密接合，在展現故事脈絡時，“穿插了數十首草原民歌，如睡搖籃、
挽歌、挽聯歌、謊言歌、阿肯歌、哭嫁歌等，哈薩克風俗都在影片中以歌曲的形式鮮活表現”；表現

新疆巴音布魯克草原英雄抗日傳奇的影片《悲情布魯克》中，有一段戰鬥間隙，騎士們喝酒撒歡，享
受片刻安寧的抒情段落，趁著夕陽的壯美，撒開韁繩的血性男兒們邊喝得東倒西歪邊縱馬飛馳，精
彩的動作場面猶如一段酣暢淋漓的“馬上芭蕾”，鏡頭畫面的寫意化、舞蹈化處理與豪情萬丈的英

雄氣概相得益彰，令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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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現新疆地域文化的影片中，維吾爾族歌舞出現的頻率最高。 《阿曼尼薩罕》描寫了維吾爾

族音樂之母，葉爾羌汗國王后阿曼尼薩罕到民間收集整理十二木卡姆音樂的故事；《火焰山來的鼓

手》用貫穿影片的維吾爾族手鼓，講述了一個技藝精湛的吐魯番小鼓手與烏魯木齊一個兒童藝術

團之間的故事；《買買提外傳》講述的是一個勤懇善良的個體戶小老闆買買提的愛情故事，婚禮儀

式上，女主人公熱烈的現代舞讓人過目不忘……
《火焰山來的鼓手》和《買買提外傳》的導演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於影壇的新疆天山電

影製片廠導演廣春蘭。 廣導創作履歷豐富，獲獎無數，其最具新疆特色的歌舞電影最為人稱道。 她

曾撰文描寫她創作歌舞故事片的心理動因：
迷人的新疆歌舞，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在北京唸書的時

候，每當看到新疆歌舞都非常的迷戀。 當然這或許與我出生在新疆少數民族的一個小小

“藝術之家”有關吧。 事實上，我一回到新疆，歌舞就像磁石般吸引了我，在我的心裡埋下

了拍攝歌舞故事片的種子。

曾有學者將廣導的作品命名為“少數民族特色的‘歌舞片’”。不過，廣導的創作中，雖然歌舞

元素是重要特色，但是，整部影片構成更倚重歌舞元素的影片要數《不當演員的姑娘》和《西部舞

狂》。

《不當演員的姑娘》和《西部舞狂》都是著重表現維吾爾族生活與情感的影片。 在創作《不當演

員的姑娘》之時，廣春蘭導演提出影片“並不是記錄新疆山水歌舞的歌舞片，而是以歌舞演員的生

涯為題材……的故事片”，該片編劇也曾專門說明，他最初的創作意圖就是寫“一部以故事串歌舞

的輕鬆音樂喜劇”，以此表現新疆的好山好水、好歌好舞。 到了《西部舞狂》，廣春蘭導演已經立意

要拍攝專門的歌舞片，要“狂歌勁舞讚新疆”。

二、身體景觀與時代氣息

《西部舞狂》描寫了一群新疆青年熱愛霹靂舞和搖滾樂的故事，而圍繞著勁歌勁舞，又產生了

一系列浪漫的愛情故事。 影片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當時席捲全國的霹靂舞熱潮。
１９８４ 年，在第 ２３ 屆洛杉磯奧運會的閉幕式上，美國黑人歌星萊昂內爾·里奇演唱了一首Ａｌｌ

Ｎｉｇｈｔ Ｌｏｎｇ ，在焰火的映照下，現場出現了 ２００ 多名舞者，伴隨著這首歌跳起了“霹靂舞”，成為當年

美國霹靂舞熱潮的最高峰。 同年，有 ７ 部關於霹靂舞的電影問世，其中米高梅公司拍攝的Ｂｒｅａｋｉｎ’
被引進中國，並翻譯成了《霹靂舞》，講的是一位黑人小夥子立志成為舞蹈家，並且通過當時不被主

流舞蹈界認可的霹靂舞成功登上舞台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舞蹈及其配樂成為當時最火爆的作品，
在上映期間創造了 ３，８００ 萬美元的票房，１９８７ 年引入中國後，更是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霹靂舞狂

熱”。

在中國，那個時候錄影機剛開始進入家庭，《霹靂舞》的錄影帶通過各種途徑傳遞到

中國青少年的手中，那些最早擁有電視機錄影機的青少年家庭成為霹靂舞的傳播中心。
滿大街一時間出現了許多頭紮花布、腳蹬回力球鞋的“馬達”（《霹靂舞》中的主角之一，名
叫布加洛·施林普（Ｂｏｏｇａｌｏｏ Ｓｈｒｉｍｐ，街舞歷史上著名的舞者）們，他們就像大腦出了毛病

一樣一會兒一隻手到另一隻手“傳電”，一會兒前後左右地走起“太空步”，一會兒又對著

空氣“擦玻璃”。

霹靂舞在中國的另一個早期重要影響者是邁克爾·傑克遜，今天仍然有許多年輕人模仿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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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步。 邁克爾·傑克遜將霹靂舞重新包裝成更易為大眾所接受的流行產品，他幾乎所有有代表性

的舞步都是學自美國地下霹靂舞藝人。 他每一張專輯都要拍攝製作精良的音樂錄影，而舞蹈正是

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的舞蹈很多都是瘋克舞、嘻哈舞、爵士舞相結合的新派霹靂舞經典之作，編
舞者是紐約著名的霹靂舞高手，而傑克遜在演唱會上的舞蹈表演更是風靡中國，持久不衰。

彼時的中國電影內外，洋溢著蓬勃的都市熱潮，現代氣息。 在 １９８４ 年，香港動作片大師張徹就

曾拍攝過一部結合現代舞蹈與武術動作的影片《霹靂情》，並引入內地。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都市電影”
的創作氛圍下，電影紛紛將目光對準踏進改革開放大門的國人所經歷著的“自我思索中的文化蟬

蛻”，在文化氛圍裡，呈現著經濟大潮中，“每個個體的生活方式、情調方式、價值觀念的騷動”。

１９８８ 年，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田壯壯從探索片創作轉向娛樂片，拍攝了影片《搖滾青年》，展
現了當代青年的時尚追求，特別是他們對霹靂舞的熱愛，創造了 １９８８ 年拷貝訂購數量的最高紀錄，
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 不過，影片雖然有大量霹靂舞的奇觀化展示，田導的意圖卻並不在於呈現

舞蹈本身的生命美感，而是用舞蹈的轉型作為象徵，以一種對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的叛逆、批判姿

態，探討國人“從傳統人格過渡到現代人格”的內心裂變，被觀眾稱為“沉重的娛樂”。

相比之下，《西部舞狂》要純粹的多，熱烈的多，也生活的多。 廣春蘭導演在創作之初就將之明

確定位為一部“以現代歌舞氣氛為主要內容的歌舞情緒動作片”，要“塑造的是一群在群眾文藝大

舞台上以現代氣息閃閃發光的具有強烈萌動意識的人物群像”。

與《搖滾青年》中，霹靂舞的舞台化呈現和富有審視意味的視角不同，霹靂舞是源自街頭的藝

術，《西部舞狂》的舞蹈展示便充分利用了各種生活空間，工地上、咖啡館裡、公車上、群藝館中……
無處不可以舞蹈，無處不洋溢著熱情的氣息，與歡天喜地的都市生活場景無縫鏈接。

在故事設置上，影片創意完全來自於生活。 日後成為新疆現代流行音樂翹楚的艾斯卡爾曾經

是天山電影廠的電影放映員，業餘喜愛音樂，組建了電聲樂隊“塞阿西”，夜晚承包了一個飯店的夜

舞會，進行現場演出，深受年輕人歡迎。 廣春蘭導演親身感受過演出現場的勃勃生機，因而決定以

此為原型創作一部“光彩奪目”的歌舞片，“男主角是歌星，女主角是舞星”，且直接啟用故事的原

型———業餘演員艾斯卡爾作為主演。
在音樂選擇上，《西部舞狂》選用了大量彼時彼刻最紅火的國內外流行音樂。 當時的電影創作

版權意識薄弱，美國流行天王邁克爾·傑克遜的歌曲、香港 ＦＡＣＥ（飛時）公司出品，１９８６ 年由廣州

太平洋音像公司引進的“猛士的士高”（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舞曲合集、１９８７ 年由香港 ＦＡＣＥ（飛時）唱片公

司授權，中國唱片總公司廣州分公司發行的“荷東舞曲”（全稱“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Ｅａｓｔ Ｓｔａｒ Ｔｒａｘ———東方好

萊塢明星舞會”）等曾引發霹靂舞狂潮的歐美音樂均直接在影片中使用，再加上曾風靡一時的日

本電影《阿西門的街》的主題曲、內地新興搖滾歌曲《世界需要熱心腸》等等，動感熱烈，深情狂放，
構成了“勁歌熱舞”中的“勁歌”，為影片營造了熱火朝天的時代氛圍。 在舞蹈方面，雖然維吾爾族

民族舞蹈久負盛名，但是影片中呈現的全部都是“最尖端的霹靂舞，都帶著時代特色”。 廣導自言，
她“最反對一部歌舞片在情節發展中停下來跳舞，這樣的舞蹈是死舞蹈，《西部舞狂》裡面的舞蹈都

是在交流，在說話”。

影片的主線是男女主人公因為歌舞而相識相知相戀的愛情故事，副線有三條，一條是女主人公

帕夏對帕哈爾飯店的改革，另一條是新疆與內地霹靂舞高手的“鬥舞”，還有一條是年輕人參加群

眾藝術館的歌舞選拔。 幾條線索將人物情感在“以歌舞為核心的激流中得到了盡情的宣洩”，將

大量“勁舞”有機地融入到影片中，推動了情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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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主演都是疆內外現代舞高手。 女主人公扮演者吐爾遜·娜依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藝術

系，被稱為新疆第四代舞蹈家的代表，新疆的舞蹈皇后；居來提的扮演者是在北京長大的維吾爾族

小夥子周來提，曾獲北京市霹靂舞大獎賽一等獎；內地霹靂舞高手李三的扮演者是烏魯木齊霹靂舞

高手霍江；配角小鬍子的扮演者拜克力是烏市霹靂舞大賽第一名；連女主人公的小弟弟艾山的扮演

者都是烏市霹靂舞大賽三等獎獲得者。
吐爾遜·娜依在片中有多場精彩的現代舞獨舞表演。 美國現代舞之母鄧肯特別強調舞蹈的即

興性，認為舞者隨時隨地都可以舞蹈，且這種即興並非簡單的情緒發洩，而是飽含著對生命的理解

和對藝術的感悟，情緒飽滿真實，能夠給觀眾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 她認為，舞蹈就是情感的自由

表達，是真性情的抒發。吐爾遜·娜依在影片中的舞蹈恰恰詮釋了這種自由奔放的舞蹈中所蘊含

的人物的真摯情感。 有意味的是，這種現代舞的情感表達方式與新疆民族歌舞的源頭———西域樂

舞一脈相承。
有研究者曾專門撰文論述興盛於唐朝的胡旋舞之美。 這種美是在舞蹈過程中，“胡旋舞舞者

的動態節奏和舞蹈構圖的不斷變換中產生的。 這種變換使其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反映出了胡旋舞

的舞動性審美特徵。 胡姬在表演時，其舞蹈造型的千姿百態，不間斷的運動、變化使胡旋舞被賦予

了激揚的生命力。”胡旋舞表演時多用鼓、笛等樂器，音域寬廣深厚，節奏強烈，營造出強烈激越、
熱情奔放的情感氛圍，胡姬舞動時矯健、明快、活潑、俊俏，飛旋如風，充滿了青春活力，身體各個部

位靈動和諧，眼神也要求靈動顧盼，配以扭頭、抖胯等裝飾性動作，奔放熱烈又不失飄逸雅致，是對

人體動態之美的最貼切闡釋，呈現出一種流動的審美特徵，既柔美又陽剛。 此外，胡旋舞勁歌熱舞

的表現方式，抒發出舞者強烈的自我意識。這些恰恰都是吐爾遜·娜依在《西部舞狂》中的“民族

迪斯可”所呈現出的精神氣質。 民族與現代的完美相融，讓影片中的每一段舞蹈都精彩絕倫，充滿

了痛快淋漓的感染力。
影片還特別設計了“鬥舞”的線索。 居來提與來自內地的霹靂舞高手幾次鬥舞，都是展示霹靂

舞文化的核心段落。 霹靂舞（即現在街舞的前身）有一種特殊的舞蹈形式———鬥舞（Ｂａｔｔｌｅ），源自

美國街頭黑人文化的幫派鬥毆，不過並不是以暴力，而是以創造力來贏得比賽，雙方分站兩邊，每方

各出一人，輪流到圈中央比試，舞藝最高超，動作最新穎的一方獲勝。但廣春蘭導演的劇作設置卻

並非為了呈現這種街頭文化背景，而是在比賽中展開情節，表現出當代青年人的“競爭意識”和“表
現意識”，使得勁爆的霹靂舞表演能夠在情節發展中有層次地得到發揮，比單純的舞蹈動作展示要

更有懸念，影片也更有情趣。
霹靂舞動作剛勁有力，迅捷靈敏，有很多高難度動作，因而極具觀賞性。 影片中，居來提跟同伴

們在公車上跳起了舞蹈，旁邊觀看的漢族乘客禁不住讚歎：“霹靂舞的希望在新疆”，“維吾爾族對

舞蹈有一種特殊的接受能力，不得不佩服！”殊不知，西域三大樂舞中最剛健強勁的胡騰舞，也正是

這樣一種節奏激越，舞姿“剛健有力，騰跳翻轉自如，帶有競技性特點”，既“體現出極強的陽剛之美

和熱烈奔放的情感特徵”，又著力表現舞者肢體柔韌度的舞蹈，以男性表演為主，需經過專門訓練，
強調體能技巧和體力素質，學會各種技巧、騰跳、翻轉等難度動作，身體敏捷靈巧，動作嫺熟驚險，展
現出力與美的完美結合。《西部舞狂》中體現出的霹靂舞精神與技藝，正是這種民族藝術基因在當

下時代氛圍中的發揚光大。
為了強化舞蹈表演的奇觀性，創作者在舞蹈動作的剪輯中穿插了大量筆力恣意的國畫現代歌

舞速寫，同樣是傳統藝術結合現代手法，用蒙太奇語言，強化了鏡頭的動感特徵和舞蹈的瀟灑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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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舞狂》正是這樣一個特定的故事、特定的情節、特定的人物個性和人物關係，使燦爛的歌舞

極其自然地融於影片的情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並與健美表演、時裝表演一起構建起一

道道靚麗的身體景觀。

三、歌舞共情與文化認同

西部歌王王洛賓曾說過：“人們都說絲綢之路是駝鈴隊踩出來的，如果你愛音樂，就會發現它

是用美的民歌鋪成的。”從第一首整理、編曲，並用漢語配詞的維吾爾族民歌《達阪城的姑娘》開
始，大量出自王洛賓之手的有各民族特色的新疆民歌誕生，並廣為傳播，“傳遞著新疆民歌的魅力

與文化”，也構建起聽眾對於新疆那帶有原始民族風味的浪漫多情的“異域想像”，“在古絲路音

樂早已沉寂和被遺忘的年代裡，他喚起了人們對西北少數民族民歌的注意力”，“既有濃郁的浪漫

主義色彩，又把西洋音樂體系與傳統的民族音樂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在民族音樂的基礎上，融入

個人的理解和認識，從而賦予了民歌一種新的活力和內涵，使新疆地區那種粗放、狂熱、濃烈的西部

風情在藝術上得到了完美體現。”

２００２ 年冬，一首《２００２ 年的第一場雪》被原名羅林的歌手刀郎唱火，並迅速升溫，一浪高過一

浪，從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延伸到了天山南北，並最終席捲了 ２００３ 年中國流行樂壇，形成持久不衰的

“刀郎熱”。 探究出現“刀郎”現象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獨特的配器，羅林大量使用彈撥爾、都塔

爾、艾捷克等新疆民樂與現代電聲樂隊的伴奏，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以前人們聽到的新疆本土歌

曲的演唱不是通俗唱法，就是民族或美聲唱法，而在現代搖滾樂大量充斥的今天，刀郎演唱方式的

革新，滿足了人們求新求異的心理需求。從“王洛賓”現象和“刀郎”現象可以看出，“只有能夠適

應新時代的民眾日常生活，只有能夠適應新時代的音樂存在方式，‘原始民歌’才能獲得新生命”，
即“汲取原始民歌的豐富營養，適應當代音樂的存在方式，以表達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從而使之

進入“現代音樂傳播管道之中”。

廣春蘭的《西部舞狂》其魅力就在於展示了一個“現代新疆”，同時，這種現代感又完美結合了

民族元素，就像依然保留胡旋舞、胡騰舞風韻的民族迪斯可和霹靂舞，還有服裝模特展示的艾德萊

絲綢時裝，以及艾斯卡爾融合民族與搖滾風格的歌曲……影片一派朝氣蓬勃，創作者對年輕人的昂

揚與銳氣讚賞有加，借助片中的群藝館館長艾力之口，讚歎年輕人有個性，有追求，“他們代表著這

個時代，有一種強烈的向上的萌動力量，這是時代變動的力量！”
此外，影片也充滿生活氣息。 歌舞原本就是新疆民眾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因而載歌載舞的情節

與故事相穿插，非常自然貼切。 普通的集市、街道、民家小院和其中的人和事是廣春蘭影片的表現

主體，“日常化的表達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久已形成的‘異域新疆’印象，弱化了觀眾對‘新疆’的距

離感”。《買買提外傳》就曾被廣春蘭導演定位為一部“謳歌當代少數民族青年現代生活”的喜劇

故事片，“要通過對活躍在新疆經濟經營戰線的年青的個體戶生活側面的生動展示，為八十年代青

年在思想意識、理想觀念上的最新追求叫好”。《西部舞狂》則更要通過“展示西部邊陲群眾文化

陣地的新人、新事、新歌、新舞、新的人際關係，熱情地讚頌新疆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的發展進步，給人

以祖國安定團結、邊疆蒸蒸日上的安定感和希望”。

歌舞類文化表演的一個最重要特徵是它能夠昇華和強化人的情感。歌舞表演大量使用的象

徵符號，比如賞心悅目的食物、優雅得體的行為舉止、美麗鮮亮的服飾、優美動聽的歌曲、歡快熱烈

的舞蹈等，都能為參與表演、欣賞表演的人創造一種“共情”的氛圍，並且愉悅其中，甚至由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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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更為強烈的情感和認同感。
在新疆，熱愛歌舞絕不是民族同胞的專利，公園裡，廣場上，到處可以看到漢族同胞跳起民族舞

蹈，樂此不疲。 同樣是民族大省，擁有 ５２ 個民族的雲南與擁有 ５５ 個民族的新疆，在文化形態上卻

並不相同。 在雲南，少數民族眾多，但漢文化占絕對主流，而新疆，民族之間，特別是 １３ 個世居民族

之間，文化交融，互相影響的狀況非常明顯。 歌舞新疆已經成為一種典型的地域文化，而非單純的

民族文化。 廣大內地聽眾對王洛賓、刀郎的歌曲如此喜愛，傳唱如此廣泛，並不是因為它們屬於某

些民族，而是因為它們動人心脾，令人回味，是新疆文化明信片。
創作者創造出的歌舞作品可以說是其內在生命情態的投射，欣賞者在感受音樂歌舞作品時，內

心情感得到了具體化呈現，根據其自身的生活經歷、生活體驗和歌舞文化修養，以及對具體作品文

化背景的瞭解，能夠與創作者的內心情感產生共鳴，並發生交流。

對於《西部舞狂》，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認為影片“突破平庸、出奇制勝，有新穎、具美感，能給

人以某種藝術享受，這才是觀眾所需求的娛樂片”，而片中呈現出的“萌動意識”，“正是我們這個

時代所需要的青春的萌動。 《西部舞狂》能夠贏得青年的喜愛，我想正是它使人感受到了青春氣

息”。

這種青春氣息是與 １９８０ 年代整個中華大地欣欣向榮的氛圍共識共情，而 ３０ 年後的今天，影片

中傳遞出的熱烈奔放，仍然可以緊扣時代的脈搏。 影片中透露出強烈的對現代生活、現代文化、現
代藝術、現代歌舞的認同。 影片導演廣春蘭是錫伯族，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主演艾斯卡爾成

名後選擇離開新疆，闖蕩北京，創建了“灰狼”樂隊，致力於將現代新疆音樂廣泛傳播，成為新疆音

樂史上的里程碑；女主角帕夏的扮演者吐爾遜·娜依從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畢業後，曾在北京工

作了十幾年……越來越多的新疆各族歌者舞者走出新疆，或者回到新疆，將新的時代氣息帶回新

疆，也傳遞著嶄新的現代新疆風貌。
２０１８ 年，網絡綜藝節目《中國新說唱》引爆暑假娛樂檔，這是愛奇藝製作的“第一檔華語青年說

唱音樂真人秀”。 節目意圖“在兼具‘燃、酷、潮’三大基因的同時”，借由“中國元素與說唱音樂的

華麗碰撞，以及新時代新青年的自信表達”，“推動《中國新說唱》更好地回歸音樂本身，打造一場華

語青年說唱音樂盛會”。這是目前國內最受年輕人歡迎，最潮爆的音樂節目，“天山四子”的亮相讓

人們見識到了新疆 ｒａｐｐｅｒ 的強大實力並為之驚歎喝彩。 四人中，兩個維吾爾族，一個蒙古族，一個

回族，加上之前《中國有嘻哈》節目中來自新疆的漢族 ｒａｐｐｅｒ 艾福尼傑（本名陳嘉申）、黃旭，幾位新

疆說唱歌手的創作能力、表演能力以及控場能力都相當強勁，令人心服口服。 新疆說唱豪邁硬朗，
自成風格，但更讓他們被推崇的，是其音樂內容中的陽光能量。 “天山四子”中的馬俊是推動新疆

說唱發展的重要人物，他一直強調“愛與和平”是新疆說唱的精神內核，這也令他們贏得了更廣大

範圍的讚譽和認同，成為新生代新疆青年人的代言人。
其實，在十年前，烏魯木齊的 Ｈｉｐ－ｈｏｐ 文化就已經是時尚年輕人的心頭好。 “熱愛 Ｈｉｐｈｏｐ 文化

的年輕人打扮時髦，隨時隨地都可以來一段街舞，或者是用一段 Ｆｒｅｅｓｔｙｌｅ 過過嘴癮”。而追根溯

源，這股“西部潮流圖景”的發源便是《西部舞狂》。 艾斯卡爾作為新疆搖滾教父，３０ 年後的今天，
其“音樂仍保留一種創作的活力，和骨子裡流淌的新疆底色”。

新疆一直是多種文化的交匯之處，多民族的環境又帶來各種不同的文化，獨特又具有包容性。
音樂方面，維語等少數民族語言會被運用到說唱中，新疆本地的樂器，例如馬頭琴等也是新疆說唱

音樂的特色元素之一。 這使得他們的作品風格也異常豐富。 既能寫贏得大眾共鳴的個人情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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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又能唱滿足聽眾對新疆想像的家鄉風情。

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認為，在血緣、語言、習俗等方面的一致性中，蘊含著一種天然的，有時是

難以抗拒的強制力。 但是，幾乎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就任何一個人而言，有些情感則更

多的是源自於某種自然的或“精神上”的同源關係，而不是源自於社會互動。 他認為文化並不是那

種具有生態或者社會適應功能的行為模式，人的許多行為和追求並不完全出於理性或經濟利益上

的算計，而是出於對於某種象徵意義或難以名狀的美感的執著和迷戀。

歌舞是溝通人與人心靈的橋樑，天生具有穿越國界和文化的特性，歌舞片中“無論是歌唱還是

舞蹈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存在意義，電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角色不再只是一個人物形象，而是一個有

血有肉、充滿激情與情感的生命，觀眾為電影中的歌聲所沉醉、為電影中的舞蹈所傾倒，它們賦予了

影片主人公朝氣蓬勃的生命力與豐富多彩的內心情感”，真實的人，生動的情感，以及沸騰的生活

無疑是具有強烈吸引力的，因而，歌舞片相較於其他類型，更容易為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

的人所認同和接受。

結　 語

人類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被不同的文化所形塑。 文化和藝術具有建構功能，可以超越自身本體，
生成一種神聖的能量，通過儀式表演來塑造社會生活，並維持社會結構。 商業電影作為文化載體和

藝術儀式，在輸送主流文化價值觀、柔化情感、撫慰心靈、建構文化共同體方面有著特殊的功效。
新疆的文化地位不可忽視，“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從根本上說，是建構新疆與世界聯繫的開

始。 電影在其中所承擔的文化戰略意義非同小可。 新疆民眾愛歌舞愛生活，認同現代理念，熱愛歌

舞電影，就必然遠離保守文化思想。 因而，創作鮮活生動、豐富多彩的新疆歌舞電影無疑是對內建

構情感共同體，對外傳遞新疆文化魅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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